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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開府相讚

德也而其機圓，其體方。溫如趙璧荊玉，而不紊其辨；灼如禹鼎秦鏡，而不露其芒。功

也而符分百社，乳迸千門，立青蒲而銀榜借回天之力，持丹書而圜土載解網之恩。行且

恬波息馬，支撐乾坤。言也而萼從根披，流以源注。不為法縛，而極文人之變態；不為

才使，而稟先民之程度。乃旁溢而成趣，又皆不朽之所餘。躡屣必淩蒼翠，奮麈皆落璣

珠。吹雲潑墨之畫，伸龍屈蠖之書。凡百家之奧妙，皆入髓而遺膚。望而即之，真山高

海闊其規模，而蓄泄珍奇，包藏雲雨，無所不有，而亦卒歸於無。斯真孕靈秀於數百載，

為持世道之一流。而豈止如漢殿所圖，五代將相之赤泉侯也。

顧生覓讚為題

夫夫也，身雖火宅，志在冷雲。蓋將息機於青泉白石之間，而未能即遂。故其意如有所

往，而其目專有所凝，殆不止為擔風握月之文士，而將來且作服霧餐霞之道民。此予密

察之阿堵之間，自謂遺膚而得其神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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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士讚

大士如月，人心如水。潭水澄清，月現潭裏。不可思議，犀文象蕊。感應道交，生智慧

子。

潘生覓讚為題

遊其貌，腴其神。昔也走馬擊劍，今也五車紛綸。漱曹、劉之潤，問班、馬之津。遊俠

處士，慧業文人。噫！吾向貌其似也，吾今乃識其真。

吳正子像讚

左有喬松，右有修竹。後倚懸岩，前臨飛瀑。置子於中，冷然不俗。文人之藻，道人之

骨。得飽伊蒲，而誦貝葉。人生已足，又何必飛而食肉？子計甚穀，並為子祝。

汪氏叟婦像讚

君公避世，範叟成名。與時委蛇，跡燠神清。淵淵樹德，如耳忽鳴。數米不校，同上行

生。優哉遊哉，以樂天年。何以治生，尺宅寸田。交梨火棗，此中自全。惟茲淑配，孟、

翟同賢。外德金玉，內行蘭荃。綠窗縫掖，戚裏喧傳。苟隱德之相儷，亦何羨乎劉綱夫

婦之俱仙！

香豬讚

萬曆庚戌十二月之十一日，予居沙市，間同衲子寶方過十方庵，逢周居士念淨，云其比

鄰鄧氏，偶得償債豬一口，數日不食，欲殺之。方礪刀次，而異香忽滿室，遍覓室中無

有，則從豬身出也，耳目口三處尤香。予與寶方遂拉居士偕往觀之，至鄧氏，豬適在門，

殊馴擾。予與寶方以手抹其耳，有異香，眼淚尤甚。手至次早，香尤鬱然。感而作《香

豬讚》。

含靈雖同，報趣迥別。或處於山，或居於澤。即屬養物，亦多蠲潔。不淨之尤，惟茲剛

鬛。盤餐糞壤，園觀溝渠。喙與穢會，身惟虱都。專供臠刀，業報靡逾。如何此畜，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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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妙香。香氣滿耳，香淚盈眶。香滿牙齒，氤氳非常。或云偶爾，樂虛菌蒸。是大不然，

茲實有情。不同頑質，幻變無因。或云為災，或云為瑞。或云宿業，少福多罪。如比丘

尼，宿誦《法華》。以破戒故，後墮淫家。以誦經故，口吐蓮花。茫茫業海，因果無差。

多生罪累，感此艾猳。一念之善，香氣交加。是誠有之，猶屬常見。惟我大士，異類中

現。五台薄荷，豕中說法。晁氏所書，佛在齒頰。一月普攝，印滿千江。入流分身，處

處放光。天見天身，龍見龍王。蠕族蜎種，�豕國蟻邦。擊大法鼓，建大法幢。維此異

豬，莫作豚矚。亦非鬥精，亦非仙牧。我方教體，純用聲音。彼眾香國，佛事香雲。是

大士者，從眾香至。以香說法，汲引諸類。聞此香者，普發深信。是謂大士，說法已竟。

猗與此香，旃檀難同。旃檀之香，但能逆風。不能使人，心地開通。猗與此香，遠勝牛

頭。牛頭之貴，價值閻浮。不能使人，增長薰修。此香大士，不可思議。如阿國，遇不

再遇。嗟爾眾生，日夜鼓刀。一餐不肉，預憂腹枵。豈知中有，大士之曹。何忍屠戮，

是烹是熬。有戒則香，無戒則臭。身是行廁，心如糞豆。香海浣洗，亦莫能救。試觀大

士，芬香酷烈。是何因緣，可不努力。我來隨喜，彌耳閉目。雙淚橫流，如見舊識。以

手撫摩，一宿猶熾。矢心精進，同歸香國。和南作讚，以代心勒。

行路難

萬曆庚子，予應秋試後，從中郎使車南歸。方葺理書社，自謂瀕年奔走道途，可息肩矣。

十一月廿六晚，忽得伯修訃音，一家昏黑，不知所為。兩三日痛定後，稍訊信出黃太史

書，大約言邸中無主，兄可急來；且為覓得傳符，可星夜行也。大人含淚，命兒可速往。

予哽咽不能答，是時王母亦於一二日不起，而予小兒子海亦逝，荼苦殆不忍言。予亦念

邸中卒卒不能日夕淹也，遂以月初離邑，中辰渡江，於風帆中，回視大兒於江上，鵠望

舟中不歸，為之淒然。從江陵抵建陽，漏下矣。一僕熟驛路，語予曰：「今夜尚可走荊

門，特是驛人悍甚，非威之不奉符也。」予曰：「不可生事，寧緩行也。」僕曰：「歲

且暮，河一凍，則屯守河下。邸中以日為歲，須乘月行，乃可計日而至。」予又囑之以

善語其人，毋生事也。僕乃繩郵卒，杖之過。其人自破鼻流血，大呼其群，各執梃及瓦

石走旅舍來。急閉門，瓦石皆從屋上過，罵聲不絕。覓僕，已匿床下。予乃呼逆旅主人，

語之云：「實是吾僕獰，當笞之。」諭諸人且散，乃已。是夜竟不成行。明早取道，舍

中兒曰：「謹備之，道上有人也。」予乃令旅主人傍予輿行，見道人持梃者紛紛至趨僕。

僕馳馬走，背中瓦礫。遂枳輿不得行，予呼主人善諭之。其人皆曰：「郎君善人也。」

釋之去。自此益緩行。然至中州，則奉符惟謹，不敢嘩矣。予亦舍輿乘馬，馬上悲慘之

甚，間口占數語破悶。時新戒葷血斷酒，至夜無聊，同侶強之飲，予終不忍破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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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黃河，河冰初泮，兩岸不得一舟。訊之，則困於郵使，匿焉。自辰至午，徬徨無以

為計。俄見道上有人持一竿，往尾之，得舟。乃滇中一孝廉，丐之長令者也。既得舟，

人馬狼藉，舟中亦不暇顧，遂渡河。孝廉揖予曰：「天涯無侶，願隨驥足。」予曰：「

可。」遂偕行。窮日夜，鬚鬢皆為冰結，麵拆手龜。至順德，夜行，孝廉馬不力，數詈

其僕。至驛方旦，各至旅舍早食。俄門外大呼，有蠢僕入。予曰：「外何攘攘？」曰：

「殺人。」予大駭。俄而孝廉自來邀予，予不知為何，過視之。見孝廉僕與一郵卒爭一

刀，僕持其柄，卒持其鋒，鋒入指內，血涔涔如注。訊之，則孝廉僕嗔馬不力，取滇刀

割其馬障泥及鞍韉等物，所割殆盡。二卒方大飲，醉見之，曰：「若何不割我？」取刀

自割，僕不與，故相持急。其類不平，遂持大木抶孝廉及予，亦誤以予為同事人也。予

與孝廉從後室避之，至予寓，方坐定，而卒塗血持刀來。予復避之，孝廉大呼欲起，予

曰：「此野郵也，無官可籲。又豎子俱極醉，萬一相逼，而成他變，豈真珠抵鵲也。君

其忍之。」予乃呼主人語之曰：「我楚人，孝廉滇人，非同事也。」主人始知之。予又

曰：「若可諭其人，鞍韉係其主人家物，彼懼故為此耳。我予以錢，孝廉家奴實橫，決

不罪若。」主人以是語二醉豎，豎乃止。予乃先送孝廉行，始往至前途。予疾行，不復

並轡矣。

月終，乃抵都門。望見都門，予腸如割。至邸舍，隕絕。頃之，黃太史至，相向而哭失

聲。住此凡三月，俱在痛哭聲中度日，昏昏惘惘，不似在人間也。遂以辛丑四月，扶櫬

從潞河發焉。潞河多舟，馳驛者舟人以賄求之。是歲，水涸無舟，與差使爭，乃得二舟。

方行十餘里，遂不能行。舟人下水推移，一日僅里許。予乃歎曰：「茫茫六千里程，何

日至哉！」凡五六日，始抵天津，暮矣。予見岸上多草舍，心計曰：「儻回祿忽起，奈

何？」三鼓，舟人皆倦臥，予尚坐，俄岸上大呼「火起」，予急窺之，火光已燭天。予

大呼舟人及諸僕起，令急移舟。舟人起倉卒，拔鐵鹿不得動。火逾近，百計乃移至對岸，

予不能聲矣。初以鎮江一舟置眷屬，而櫬舟尾焉。鎮江舟疾，其人皆悍喜事，與山東一

運船相撞。運船破，糧澌澌墮水中，予舟在後，未知也。見岸上戍卒隨予舟而呼曰：「

壞舟沉糧，願救性命！」予大駭，乃知為前舟事也。予自思此係官糧，事不小，當奈何？

乃令人持一字告之督運者，幸督運者寬之曰：「但往，吾自區處之。」乃得脫。然路多

中貴人舟，予數數戒舟人令相讓，不過遲接纜一刻耳。舟人多不遜，數有爭鬥。予曰：

「此凶事也，失手誰當之？」舟人曰：「漕河常也。」亦少戢。然每一舟至，則予膽落

矣。

舟行至交河，舟人於驛遞乞夫，竟無有。曰地近荒旱，又無支費，驛丞吏俱遠遁。前一

官，住此一月，始得行，蓋於市上居民稍溫飽者，使顧募。後於公費內償之，十不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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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甚苦之，以此居民亦多散亡耳。舟人去如額尋覓夫者，大為市民所窘。一人傷。俄頃

兩舟舟人繫得一人至，即傷人者也。予屢戢之，舟人俱云：「若此慈悲，即窮年不得抵

家。」予曰：「固也，然寧徐徐，恐激變耳。」皆鞅鞅以去，曰：「姑於此度夏。」予

乃問此去縣治路若干，曰可五十里。又問長令何人，曰長令久闕，署印者校官也。取《

儒林》閱之，乃王公，曾為常熟令，與中郎舊同事者。遂作一字達之。王次日遣一役，

以顧募金並書來，甚委曲，遂得夫，喜謂解纜有期矣。而舟人及諸從者謂：「市人傷吾

人，即縱之去，下驛聞風，益不奉符矣。請笞之，少示威棱。」予曰：「不可。」諸人

跪懇，曰：「某等非為私憾，政為程途耳。」眾人遂強笞之，予止不得。笞罷，人逸去。

解纜半里許，舟人各持梃督牽纜者。頃之，舟尾鳴金大呼，可百餘人，持器械追來。至

則擊舟人，能水者入水避之，惟一人不能入水，遂為所傷，頭破昏死。以大石及瓦，中

舟如雨下，窗欞皆破。眷屬盡號泣，駭欲絕。初執其人來時，予意釋之，令人予飲食。

及笞時，獨眾人欲苦之，予甚哀憐見於色。其人亦知之。正搶攘鼎沸時，有一人大呼於

後曰：「苦我者，舟人也。舟中貴人，仁人也，不得驚之。」眾人始不復登舟，而所擊

之舟人竟斃。予曰：「彼見人死，其黨必益肆國狗之瘈。」予令提其人入舟，詭云：「

人未亡，若輩欲何為？」其人大呼而散。視其人尚存一息，但頭破傷重，血出不止，不

能蘇。遂置舟中，靜俟之。時天暑，血腥滿一舟，予心傷之甚。次早，血稍止，云能飲

食。予分盤餐飲食之，大喜，謂有生機矣。過數日，有舟人為理髮，則蛆蟲滿頭，擊深

處寸餘。予聞大愕，稍以解毒末藥傅之，幸而不死。舟人欲圖報復。予曰：「若輩亦自

生禍，況茫茫道途，誰能羈此耶？已矣，莫若行也。」行一日，風逆甚，泊野市。予方

晏坐，見舟尾有人呼曰：「前舟移去！」予出視之，見有十餘健兒，牽纜逼舟後。舟人

怒曰：「此貴人舟也，客舟乃敢爾耶！」予見牽纜者一人私向舟語曰：「我輩浙中征東

卒也，凡三千人，無帥又無糧，沿途擄掠。爾舟不宜犯之，可急移對岸。」予曰：「此

神教之言也。」急移舟，則見後舟可數百艘，中多女妓及良人婦，皆所擄掠者。移稍遲，

其中人皆戟手奮拳詈，我舟漸遠，尚聞叱吒聲。予囑舟人及僕輩曰：「此浙中亂卒也，

既無統帥，即受其虐，誰控訴者？汝輩但靜坐舟中，不得出一語，致爭端也。」語未終，

而市民哭聲震地，有奪婦女去者，有奪所市物去者，誤以予為帥舟也，隔岸訴者，以頭

搶地，哀吁不絕。予歎曰：「古人云：『聚兵易，散兵難。』當事者置此三千人度外，

不以一官統之，且不與糧，令其何策以歸，是教之盜也。惜此小費，令一路民受大毒苦，

有司袖手無計，干戈亂離之象，今日見矣！」予固徐行，使之先去。然其舟沿途肆毒，

不即行，每與我舟相值。予益緩，乃離後軍。舟至臨清，居民訴奪妻女者如雨，憲使鍾

公乃用市上排門夫四五千人圍之，令曰：「若不縱婦人上岸，當立殲若輩！」諸卒懼，

悉聽諸婦女走岸上，親識號泣持之去。鍾公又令人逮其為魁者百人，皆與杖，仍以卒圍

送出境。後始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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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舟既至臨清，又為稅使所厄，大輸金錢，乃得行。方解纜，岸上人曰：「何往？前途

水涸矣！」未行三十餘里，舟漸淺，不能行，遂止焉。至辰河，見底矣。天劇暑，河揚

塵，纜夫數十人，欲縱之則難前途，止之皆無食。予乃日煮粥食之。眷屬舟住處，隔四

五里不相聞。僕者來云：「夜來眷屬輩驚駭甚。」是夜予乃自至前舟，露坐船上，舟中

稍定。已而念水不即至，人心洶洶，不若暫往東昌官舍，候水至始登舟。舟中皆喜。乃

於次日從陸至東昌，閱數日後水至。蓋前為中貴閘水，以運重舟，故驟涸耳。從東昌行

至濟寧道中，糧舟鱗次，數相爭。會督漕劉靜川公遣使至，故得無梗。抵徐，其見厄於

稅使，輸金錢以脫，亦如臨清事也。而縱爪牙登舟搜索甚之矣。出徐時，苦風逆，自三

月至此，兩月餘矣。局促舟中，若籠鳥係駒，然亦以此盡閱《宗鏡》及《傳燈》諸書。

至廣陵，憊極矣。得信，知仲兄已到此，為之一快。是日聚首廣陵，悼傷逝者，不勝酸

楚。然久困郵中，於天涯見骨肉，又不勝喜躍。

徘徊數日，三舟同發。天溽暑，又多惡風，常阻江上。偶行，有疾風黑雲起，舟人曰：

「風至！」急收纜，風力勁，纜將斷，幸而艤岸，大風卷地至矣。江水方漲，一望浩白

無涯，甚怖之。過安慶，偶得順風疾行，俄聞桅上作大聲，如倒狀。急觀之，則帆裂墮

矣。馬當夜渡，江下岸皆亂石，險不可測，舟薄之立壞。時月夜當江而上，迫岸，風漸

起，舟漸落。榜人曰：「若至下風，何以為計？」予嘿禱於神，幸而濟，泊於彭澤。而

眷屬舟又隔十餘里。風益急，夜半舟始至，則疾風吹浪人立，稍遲殆矣。至武昌，予乃

覓一舟，先從漢口歸襄。江水大發，牽路盡沒，一僕幾溺焉。抵家，見大人於佚老堂，

悲泣哽咽，相視不能言。後十餘日，櫬舟始至。

書王伊輔事

王伊輔，字任仲，蘄州人也。少俊，喜讀書，內外典皆通曉。時人比之應世叔。為人豪

放輕財，面有奇骨，長髯，好譚兵。予少年雅負才氣，謂功名可唾取，易言天下事。自

辛卯後，連擯斥，乃好任俠。危冠綺服，騎駿馬，出入酒家，視錢如糞土。數年，大為

鄉里毀罵，妻子怨嗟，羞不能歸。乃走鄂，病大作，臥一古廟中，寂寞無聊甚。而任仲

忽來視我，相勞苦如舊識。是時任仲失意，隱於鄂中酒家。予故人丘長孺，為里中人所

窘，皆聚鄂中。是人皆才子，不得志於時，尚意氣，雄心不可調伏，逃而娛樂，意與予

合。乃相攜，分題賦詩，醉則起舞，登徘場，演新曲。一醉三月，興盡，彼此各鳥散去。

予乃與長孺買一舸東下，過潯陽，登采石，憩金陵，醉桃葉渡，走西湖，醉臥湖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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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歸，至團峰，別長孺，至武昌度歲。未數里，風起，四面昏黑，雪大作，頃刻尺餘。

波濤吼怒，舟不能前。方臨水浩歎，俄一舟從天上來，見一人左手持書，右手持酒杯，

雪花亂點衣裾上，四望江山浩白，意致遒逸。逼近，乃吾任仲也。相視而驚，躍於舟，

各訴別後事。乃知任仲從鄂渡湘、漢，飄零荊、郢間。荊州多商賈兒，不能知任仲，復

走鄂，歲盡思歸。予問歸作何計，曰：「試期迫矣，且歸去待之，或得一第，以救貧困。

」予曰：「善。予亦歸矣。」相與嘯詠而別。

予既歸，讀書一寺中。三月內，夢與任仲會一橋上，蓬髮垢面，目光黯黯，語予曰：「

怪事，怪事！然吾有一子。」予曰：「勉之！讀書取功名，愁能傷人，莫太苦也。」任

仲如不聞，復作前語。遂覺。予寤以為不祥，以語兄中郎。中郎曰：「天生一人，既賦

以拔俗絕群之才，必有用於世，豈詎奪之哉！」予亦以任仲相非夭者，不復疑慮。後人

漸有傳其死者，予乃大懼。

七月，至武昌，問之人，則任仲果死矣！死之日，即予夢之日也。予既為位哭之，憂思

愁鬱，忽忽如有失，不飯而飽者彌日。方欲恤其妻子，收其遺文。而予復遭侘傺，病作

困甚，倉卒歸去。六七年來，友朋皆凋落，任仲既已死，長孺近亦多病，餘多忍恥歸去，

杜門不出。予又窮困倍昔，所算輒錯。奔走江湖間，其不沒於洪濤，畢命於盜賊者無幾！

今方依人千里外，一妻兩兒，終年不得一耗，饑寒生死不可知。上愧郈成之分宅，下痛

西華之失所。中夜思之，披衣而歎，傷哉，傷哉，吾其如天何也！

書人帖後

古人云：「親恩罔極。」果然。於何見之？夫功名富貴，講學者之所不譚也。人有沉溺

於是者，則必笑之。及至於子之身，則不然。彼其以子得之而喜，失之而悲者，皆是也。

狂者進取，狷者不為，皆高明倜儻，脫略世故人也。古今之人品有類於是者，講學之人，

亦深取之。及至於子之身，則不然。彼其以不羈之故，而見棄於父者，皆是也。吾以是

知父子之情果重，而其恩果罔極也。何也？彼其愛功名富貴者，真也。人忍以不真待人，

而決不忍以不真待子。取狂狷脫略之人者，假也。人忍以假待人，而決不忍以假待子。

此其恩為何如，相愛之情為何如。而世高明之子，反以此歸咎於父之不知，則亦過矣。

蔡中郎之醉也，常狼籍而臥於街市，人呼為醉龍；使其父過而見之，必以為無賴子矣。

陶潛一官不作，王弘送以錢，復送之酒家，至其瓶空，不恥乞丐於市；使其父見之，必

以為薄福子矣。阮籍之待人也，而好為青白眼，當世宗其任達；使其父見之，必以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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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子矣。夫此數人者，皆古今之鸞鳳，景星卿雲。其所與並生，同時居官成家立業之子，

不知其數，真如瓦礫草木。人品不同，何待於言。然世之為人父者，苟見其無益於子，

雖才如中郎，高如陶潛、阮籍之流，不願其子有之。見其有益於子，雖為草木，為瓦礫，

而亦甘心焉。此其所以為真愛也與！故曰：「親恩罔極。」李生曰：「非欲其有益於子

也，欲其有益於父也。非愛子也，父之自愛之道，當如是也。」

書雪照冊

甲辰秋初，予避暑荷葉山房。未幾，中郎偕雪照、冷雲二禪師及雲心居士至。已而寒灰

老禪亦至。山房僻在萬松中，清寂之甚。每夜月明，露坐秋場上，相與激揚第一義。凡

月餘，甚暢。因歎吾輩偶集於此，結世外盟，非夙生人外之契，何以有此？隔生雖昧，

而般若緣深，故東南西北，復萃而為不請友。豈惟此生，即千劫可知也。

是夜，月明如晝，諸公譚鋒正發。予因假寐，俄至一處，見一龐眉老僧，語予曰：「公

等欲知宿世之事乎？中郎前身即蘇公子瞻，公即子由也。雪照師即金山了元，冷雲即風

篁嶺之辯才，寒灰即東林總，而雲心居士即參寥子也。今皆聚於此矣。」予曰：「諸人

前後了然，獨兩蘇與予兄弟，尚覺有異同處。」老僧曰：「子瞻息機也遲，而中郎息機

也早。遲則蹶，早則無咎，其有所懲而然。與公前生稍沉靜，今生稍流動，而其所就亦

稍廣大，大略同也。」予因問之：「師何人也？」老僧笑而不答。予遂寤，時諸公論難

方熾，予以所夢質之，皆躍然，若有憶者。

次早，雪照伸紙覓書，予因銓所夢付之。予謂雪照不獨參悟處似了元，即慧心滑稽處亦

相似也。所不似者，不肯買燒豬肉食吾輩耳。若肯典袈裟成此一事，則全似矣。諸公皆

絕倒。

書唐醫冊

予少時失意好遊，南走吳越，北走九邊，以少泄其雄心。而所之必挾一醫以俱，唐生其

一也。唐生江右人，以醫遊楚公安。出則隨予遊，歸則隱里中，從兩叔飲。予罷遊，多

里居，常語兩叔，唐生從遊，有大快事三：中郎與予入都，取道宛、洛。天日清和，皆

舍輿而騎。先入傳舍，而令唐生代居輿中。未至城十餘里，郵史拜迎。唐生錯愕不知所

為。鼓吹大沸，嗬殿聲甚厲，蜂擁而入傳。唐生下輿，殊有驕色。此其一快事也。梅客

生開府雲中，予往客，置酒桑幹河，大合樂。是日，材官悉裝，甲光耀日。行酒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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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戶。而唐生與席，醉後走馬平原，偏裨圍繞一簇如紅雲。客生與予，馬上飛鳴鏑，箭

如叫鴟。而唐生亦以一騎隨其後。此其二快事也。寓都門，有新安賈人，治酒教坊。予

以他事不終席，而賈人已先予金，留唐生代飲，畫閣朱欄，綠窗繡榻，帳床皆綈錦，香

清一室。入暮，兩小鬟供事，為除冠服。幘已敝，內著木綿大布襦，行縢如梯。小鬟皆

匿笑，唐生亦自笑不止。夫此地非冶俠不到，而唐生亦得闌入，若樵夫之遇毛女，漁郎

之見仙媛。此其三快事也。諸叔聞予言，皆大笑。每酒間輒以謔唐生，唐生亦甚自得。

予後遊，念生已老，不復俱。

丁未，予自漁陽歸。入村中，稠人中不見唐生，以問兩叔，曰：「唐生逝矣！」訊其鄉

之族人，則曰：「來時已斷水漿累日，今逝去或數月矣。」予泣曰：「傷哉！唐生頻年

從予奔走，冀予取一第，沾升斗之潤，而今竟已矣！後當為撫其遺孤，不令凍餒。」又

三年辛亥，再入村，舟泊輞湖岸，天微雨，晝色慘淡，釜鬛鱗鱗。見一人持蓋入予舟，

視之，則唐生也！予大駭曰：「此必鬼也！豈故人之魂，聞予至而來，有所托耶？抑所

謂三屍者，假人面貌來播弄予耶？」私念鬼畏唾，急唾其面。唐生曰：「公少好調弄人，

今老大，尚爾耶？」予曰：「公殆非昔日同遊唐生也。予前年至此，問兩叔及公族人，

皆曰逝久矣。此非鬼而何？」唐生曰：「信乎其逝矣，然予幾逝而復生者也。」正相持

辨論，而兩叔來舟中，大笑，道其再生事，予之疑始釋。復以酒酒之，改故衣贈之。出

囊中金，為市棺。

時唐生將歸吳，帽中取伯修、中郎所書詩文一冊，雨溜煙痕堆積，幾不可辨。且云：「

與公相與最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再徐之，唐生入土矣！」予曰：「徐之，

公壽未也。公醫術按古方，雖未必活人，決不殺人，是宜壽。家雖貧，而胸中灑然無一

事，神明酣適，是宜壽。凡物類如猿如鶴，皆數千百年。公瘦骨棱棱，圓目銳啄，通身

皆毛，大類猴也，是亦宜壽。予今且隱里中，築湖上草堂，公明歲必來，當為公作生傳。

」唐生曰：「老人風燈也，姑為一言，使後世知有唐生足矣。」予遂援筆次其語以付之，

而並訂來年聚首之約，其中多謔笑之語，大都車過三步，腸痛勿怪意也。

書雪照存中郎花源詩草冊後

此先中郎兄甲辰、乙巳年間筆也。甲辰夏，中郎偕雪照、冷雲、寒灰諸衲，及予避暑山

村，凡兩月餘。松林荷池，聚首話言，為生平第一快事。入秋，中郎偕諸衲走德山、桃

源，予走黃山。初冬復聚柳浪，發篋見其遊程詩記，倩冶秀媚之極，不惟讀之有聲，覽

之有色，而且嗅之有香，較前諸作更進一格。蓋花源以前詩，間傷俚質，此後神理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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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並而出。文詞亦然。今底稿具存，數數改易，非信筆便成者。良工苦心，未易可測。

追思當日舊侶，目前惟雪師與予在耳。展玩一過，不覺腸痛。若夫字類松枝，媚氣盡絕，

亦甚可喜。置之金粟社中，永與貝葉共垂不朽，尤此冊之幸也。

書顧讓侯冊

清泉流水，性之所宜。宿世詞客，前身畫師。故不愛佩玉，而愛采芝。蓋於霹靂火中，

潔如雪而冷如冰，即沒世而猶不忘曳杖登臨之情者也。如不信，視其藏舟處鬱鬱之紫藤。

書青蓮庵冊

嗟乎，予又何忍見此冊也！追思飄杓之語，予每言及，吾兄未嘗不粲然一笑，而今已矣！

柳浪湖中，六載匡床，東南西北，形影相逐，皆如夢中事矣。予又何忍見此冊也！冊中

所言，叮嚀若此，而顯公猶有飄然遠去之意。夫顯公果有飄然遠去之意，是以逝者待逝

者也，不可也。即顯公留矣，止於碧酣，而不以遺命所捐之地，置一精藍，是亦以逝者

待逝者也，不可也。即顯公置精藍矣，而吾輩不為作緣，不為護持，是亦以逝者待逝者

也，不可也。夫顯公以逝者待逝者，不過於故交之誼有損耳；若吾輩以逝者待逝者，是

為不弟不孝。不仁如是，雖欲不留顯公，不共成其精藍與護持之也，又烏忍耶？且此地

之來也，予與祈年侄受直者也，不得而有也。即彭年侄，亦為先人已捐之土而已，奉其

遺命者也，不得而有也。則已非袁氏物也，乃顯公及十方物也。雖然，袁氏雖不得而有

之，而其祠於如來之旁者，乃袁氏之為父兄也，伯叔也。袁氏雖不得而有之，又安得而

不護持之也耶？必也顯公主此庵，袁氏世世護持此庵，始為不以逝者待逝者耳。若夫深

信因果之士，以此為白社，因而助成之，護持之也，又何幸如之！

書鄰漁子冊

昔通人李溫陵有詩云：「漢濱有父老，試語藏身訣。」予因作詩寄之曰：「漢濱父老多

奇訣，數語雖存名不存。」溫陵見而頷之。蓋楚之隱君子雖多，而姓名俱隱者其隱最貴。

自漢濱父老而外，屈大夫所遇之漁父，亦其一也。屈子不得不憂，漁父不得不樂。屈子

不幸而留名，漁父幸而不著名。然隱若漁父，清貴已極，真令人懷想景行，而不能自已

者也。今汪君有隱德，而匿跡於市廛，且自號曰「鄰漁」，其有漁父之思乎？夫隱者，

心隱也，何分煙波，何分市肆。大隱居市，汪君近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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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怡山蓮社圖後

古德云：「未有久住不行，未有久行不住者。」遠公結社廬山，不過虎溪數十年，住可

為久矣。然考其從安公南遊樊、沔時，安公為秦將朱序留之襄陽，遂分遣徒眾，各隨所

之。遠公乃始卓錫當陽，今當陽之龍泉精舍是也。從當陽之公安，今之二聖寺，舊為安

遠寺是也。其後悅廬山之勝，乃懷終焉之志，則亦久於行，而後住者。

今怡山遍參已久，年漸老大，色力亦不甚健，乃繪此圖自隨，亦有久行思住之意焉。豈

其欲覓遠公之遺趾，遵遠公之遺事，修香光之業乎？效遠公者，既荷竿木前往，效劉遺

民者，且繼踵來矣。謹書以訂。

書月公冊

昔晤龍湖老人於通州，予問當如何作工夫。龍湖曰：「參話頭。」予曰：「某子甲半生

參話頭，而了無消息者，何也？」龍湖曰：「不解起疑也。夫疑為學道者之寶，疑大則

悟亦大。予近來尚有餘疑，可惜不遇大作家，痛與針劄一番耳。」予心佩其言。見世之

學者，終日恬然；其稍敏捷者，隨口領略，自謂已得，始知老子所謂不解起疑者，真有

見也。古人云：「薄福之人，不生於疑。」又云：「不疑言句，是謂大病。」今看古人

因緣，其穿鑿者無論矣；稍有所見，淺者作逗塞情識會，深者作探竿影草會，作仙人手

中扇會，遠之遠矣！疑者，參之寶也；理者，參之讎也。所悟在理，必不得力，從門入

者，不是家珍耳。月湖心地甚淨，戒行甚穩，講經論極精細，而其中尤有不能自安者，

蓋亦有大疑也。若盡擲去算沙諸事，而不受盲師，輕為點破，則將來人天一隻眼矣。何

幸親見之！

書瑞雲老衲冊

瑞雲祥公，肇跡本邑，南北遍參，已而住錫龍蓋山下。邑大司馬王公及諸賢士大夫，見

而慕其宗風，相與挽留之。遂為結庵以居，造像施經，粲然具備。即祥公亦舍百城之志，

定交木上座矣。古人所謂未有久行而不住者也。往年予偕曾太史及王氏諸昆，過其庵中，

見其居山水之湊，欣然留連，不忍舍去。及見祥公眉宇，乃知其為修遍吉行者。

今年祥公過公安，視前老矣，太史已化去，而惟老衲屹然如故。感惜傷今，忽忽若夢。

予謂祥公曰：「住山事體廢興，主人既創之，不必慮其後也。獨出家一番，原為續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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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老衲向來遍參宗旨，畢竟如何？」祥公曰：「山僧口門窄，煩居士代一轉語。」予

乃朗吟曰：「石牛面北走，木馬向南征。龍蓋天邊去，繡林水上行。」祥公曰：「居士

又為虛空安耳穴矣。」相與撫掌大笑，因喜而識之，並以為贈。

書見微請經冊

雪照道人自江左來，晤予於篔簹谷。道人云：「江左諸公，發明格物，尚未見親切，不

知居士作何意旨？」予曰：「我解格物，隻用家常茶飯，實無新奇。孔子所云學問思辨

篤行，即格物入手處也。質之佛學，可以水乳合者。不即文字，不離文字，非博學乎？

南北遍參，三上九到，非審問乎？研究至理，以悟為則，非慎思乎？大悟十八遍，小悟

不計數，非明辨乎？如理而行，行解相應，非篤行乎？即大慧、中峰教人提話頭，亦止

是慎思中一件事也。然下手亦須博學，古人千經萬論，諸佛心印在其中，可以起疑，可

以入悟。故圭峰自《圓覺》入，玄沙自《楞嚴》入，此便是從文字入道榜樣也。」雪照

頷之。雪照之徒見微聞之，若有當於心者，曰：「學既不博，問何由審？」遂附舟下江

左請經。

書葛洪井上毗盧閣造像冊

謂佛仙無二乎？《楞嚴》所云十種仙者，皆為外道。謂佛仙有二乎？而劉向所記《列仙

傳》中，其七十人已在佛經；則佛之示跡於仙者，又未可以兩家論也。葛先生之為佛為

仙，未可知，然必欲岐之，是亦戰鴻乙者耳。毗盧如來為佛中尊，等妙二覺不能窮其際，

況天曹列仙乎？然平等視之，即蟻蝝之族，莫不具此毗盧本體，而況其上者。丹井之間，

有毗盧閣，閣之上有佛，闔之即成一家，理固應然，無足怪者。成意以大願力欲於郢結

造像因緣，予愧葛先生不能以丹砂與之，姑予之以唾霧。若逢大力長者，則字字皆丹砂

也。

書名公便麵冊

便面一冊，皆伯修先生宦中交遊諸公詩也。中多世外高人，若卓吾、石簣、平倩詩書，

尤為難得。自伯修居京師，凡伯修所與交遊者，予皆得而友之。庚子以後，伯修去世，

友人相繼或逝或隱，去年復失中郎。寒雁一影，飄零天末；此中蕭颯，豈可言喻。小阮

未央重拾取裝潢，示予於二聖寺智者堂，竹下閣筆，不忍細玩。嗚呼！予雖欲不入空門，

其可得乎！夫楮墨之中，先太史神理所寄，未央當以淨水名香供養之，不可輕以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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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寒具汙卻也。

題米元章畫竹卷後

今日晨起，君超見訪篔簹谷中，坐淨綠軒前。時天雨，新筍滿林。籜破處，嫩綠欲滴。

遂燒筍共飯，復出此卷相示。頓覺萬竿神情，盡落毫素間。信知竹於花卉中，為世外之

品。非世外之人，若仙之五指，顛之牙頰，不能肖也。展玩不忍釋者久之，因笑曰：「

今日六根五髒，皆化為竹矣。」

書澄公修天王寺冊

昔予兄中郎令吳時，以勘災故，得遍遊洞庭兩山，向予極言消夏灣之勝，予夢想之久矣。

兩度至吳，屢欲遊而屢不果。今澄公所欲修之天王寺，正去消夏灣不遠。想青豆、赤華

之舍，其峙於蒼壁澄波之中者，不知其秀媚當何如也。昔外道欲障如來，云：「瞿曇所

愛者，清泉流水，當為塞之。」則山水之趣，不獨韻人致士有之，即佛亦饒之矣。何者？

凡成佛者，多慧業文士，有韻有致者也，豈板俗庸夫所可與哉？扶輿之氣，結為佳山佳

水，而盡以為梵宇精廬，非人也，天也。今欲崇奉如來，乃置之朝市囂雜之地，即竭象

馬七珍，何福之有！佛事門中，煙雲供養，當為第一。而西洞庭之天王寺，近消夏灣，

尤煙雲中之最秀冶者也。其修也，雖人間之福田，尤世外之韻事。故急書數紙，付澄公

以勸緣。

書方平弟藏慎軒居士卷末

戊戌之冬，伯修、中郎皆官都門，予亦入太學。慎軒先生從蜀中來，邸中聚首甚密。時

中郎作詩，力破時人蹊徑，多破膽險句。伯修詩穩而清，慎軒詩奇而藻，兩人皆為中郎

意見所轉，稍稍失其故步，讀此諸作自見。惟字法愈出愈奇，決當為本朝第一。彼甲油

膩祝允明者，無目者也。方平其善寶之。

書黃筌花鳥冊

昔人謂徐熙寫生，黃筌嗤其無法，則筌疑宜為法縛者。此殊不然。浣紗女入越宮後，舉

止皆合法相，較在若耶溪上，不更妍耶？觀筌此畫，於矩繩內神情奕奕生動，何嘗不兼

野逸之趣？世專以富貴目之，謬矣。彌遠詩不多見，亦自有致。歲杪過元洲社兄處，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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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此卷，卷中花鳥，階下竹石，互相映帶，真快人也。

書學人冊

良知之學，開於陽明，當時止以為善去惡教人，更不提著此向上事。使非王汝中發之，

幾不欲顯明之矣。蓋陽明先生認得世間人資質虛浮者多，概以語之醍醐上味，翻成毒藥；

不若令其為善去惡，且作個好人。如有靈根，發起真疑，亦自可引之以達於上。然此亦

千中無一，萬中無一事也。後來王汝中於天泉橋上發之，陽明雖指四無為向上一脈，而

亦未嘗絕四有之說，以為不須有。正如創業祖宗，兒孫事體百凡俱慮到，亦不偏有所祖，

令後來易成窩舂。而尤諄諄語汝中曰：「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

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是何等穩密。近日論學者，專

說本體，未逸逗漏，大非陽明本旨。予故違眾拈出，高明以為何如？

書靈寶許金吾先園圖後

聞喜李文叔曰：「園圃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鮮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

泉水者，艱眺望。惟斐晉公湖園兼之。」予謂晉公不獨林園美也，自平蔡後，即弘止足

之分，早奉身而退，優遊東都，與白、劉諸公賦詩泛舟。則園之美不易得，而享此美者，

尤不易得。其視讚皇平泉，垂情於一草一石，而竟飄零海上，投老不及一至者，相去遠

矣。

靈寶許氏，自襄毅公揚歷中外，功在邊陲，其後相繼，皆為國柱石，多與晉公同。其邑

之郊，名神窩村者，許氏墓田在焉。太守西峪公卜築於此，占林泉之勝。李文叔所云六

美者具矣，則園亦與晉公同。然皆少壯而仕，老而乞歸，醉墨淋漓，湖山優遊卒歲，則

能享亦與晉公同也。顧晉公於唐，以功名顯者，僅孑然一身耳，其後子孫亦不聞有顯者。

則主湖園者，何寥落也。而許氏自襄毅而後，皆為國大臣。今金吾崧居君，少為名儒，

以數奇就先蔭，行誼文采，卓爾不群。吾固知許氏之興未艾，由此觀之，雖晉公湖園，

不敢比肩，而況平泉乎？遂喜而識其後。

崔受之冊

受之少有千金之產，竟以結客廢。今蕭然貧矣，而懷抱益暢，每相遇，輒胡盧大笑。居

予篔簹一年，無時不笑。舉人所不足笑，不必笑者，一入其耳，輒絕倒於地，不知其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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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酣暢一至於此？無論饑寒迫之，而其笑如故。今春別予遊沙頭，終日沉醉，遂失一目。

予聞之，料其必愀然不自得；及相見，仍大笑不自禁。予以是知此翁雖六根盡廢，亦必

不改其懷抱矣，可易得哉！予親見里中富人，鎮日焦勞，隱隱如哭；即偶有大笑之時，

而其神未常不哭也。求如受之一刻之笑難矣，此豈非天所齎歟！昔向子平讀《損益》卦，

始悟曰：「富不如貧。」向平雖悟，予猶迷也。今見受之，而富不如貧也，果不煩箋注

矣。或曰受之數學甚精，固能泊然自得。然歟，否歟？而予則愛其常發歡喜心，作快活

人也，遂題其冊曰：富不如貧。

書黃平倩楷書心經後

王靈和草書第一，行書次之，真書又次之。予於平倩亦云。是書得小字如大字法，嚴而

不局，老而帶媚，妙處不減靈和。達止上人其善寶之，毋令潦倒山東書生見也。

書僧玄指冊

柴紫諸山，極秀冶。其中禪刹相望，僧人執畚田作，與農夫無異。訊以出家本旨，喑然

也。葫蘆中忽出跡公，雖吳越少有其比，豈止此地優曇而已。跡公之徒孫玄指，不以庸

俗自安，有志參求。夫為善知識後人，亦自未易。若止看山聽水，與禿春畦何以異哉！

努力行矣！

蘇叔子字說

廬山有康王谷，其水品為天下第一，乃周康王行遊處也。康王名釗，今康王谷畔，尚有

釗城。因蘇叔子氣味不減斜川居士，當知泉石之趣者，故書以贈。

書東坡洋州詩後

洋州三十園池，東坡一一賦之，煙雲姿態橫生，而書法亦駸駸乎蘭上風氣，殉知之合，

固其宜也。湖州後為東坡畫黃樓障子，未及成而終。湖州女遂作妝奩中物。此畫功力，

亦足以敵此之十詠矣。並書之，見古人交情云。萬曆乙卯八月十九日，書於弟無凡浣花

樓下。

書雪箏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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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姬字雪箏，少墮紅緣，色藝皆絕。都中時態新妝，多出其手，合度中節，士女皆效之。

所撫育多為名姝，清令淹雅，別有一種風氣。姬善語言，隨機酬對極有韻。然外柔而內

莊，不可狎也。後字夫，夫亡，遂誓守志不改。予聞而歎曰：「甚矣！姬之賢也。」綠

窗青閨之彥，守一不貳者，外迫於世之毀譽，而不敢易其操。今居濃膩之中，人直以桃

李蹊中人目之耳。其守志，而人不予譽也；其失誌，而人不予毀也。毀譽之所不及，而

獨能伸其志於靡他，其誰知之，而誰信之？予故以為真人。然則姬者，豈獨為粉黛中男

子哉！其可與言道矣。樊通德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此正下沉之情識耳。彼擁髻

而歎盛衰之不常，淒然念疲精鶩神者之變為荒田野草，此何消息耶？通德於此，宜有豁

焉，而惜其不及此也。

夫世之貞女子，挾毀譽而不敢退墮者，不過強有力以捍之。故枝葉雖除，而根株自在。

若姬於此中，厭離已極，一點情染，已化為點雪消冰矣。大慧所云「從內打出」者，依

稀若有會焉。予故曰姬可與言道。昔摩登伽貪愛阿難，如來指示以不淨，而使之厭離，

故與耶輸、佗羅同證妙果。吾觀姬之守志，不從名根生，而從一念之厭離生，真慧人也，

道種也。故喜而為之述。

書唐宜之淨土冊

予往抱重屙，淨土之念甚切。及體中康泰，世境相迫，此念又稍稍弛矣。蓋火牛之田單，

非安坐而攻一城之田單也。今宜之偶有小恙，宜有救燃之志；不知玉體大痊，唾取時榮，

肯常常作此觀否？古人云：「佛法無多子，久長當得人。」子昂書中峰《淨土詩》，應

有此意。弟更拈而出之，俟宜之他年居館閣時，取出數數觀之，作臘月扇也。

書王伯文印章冊

伯文天資最慧，能詩，他技分之，足了數人。其尊公少好遊，不肯督之就經生業，故不

工本業；使降格為之，必獲一種三昧。人亦大為之惜，而予若為之幸者，予於此道不淺

入矣，今始一遇。顧視頭顱若何，日夜腐心所結撰者，直如敝屨敗扇，可得同伯文一片

石否？伯文近且入道，視此冊上姓字盛衰生住，不過彈指頃，能無豁然！伯文勉之。他

日印壞文成，大有好消息也。

書天與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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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系出帝姚，自漢至六朝，以忠義名者，項背相接。惟宋、元間，差為寂寞。予屢欲

取袁氏之立三不朽者，勒為家乘，而苦宋、元文獻不足。今觀仲鱗所得天與公死難卷，

與當年吾家妙德先生石頭城事，正相伯仲。然天與公不食其食，事其事，而死其難，尤

奇之奇者也。趙、謝負約不至，竟成賣友，可堪喂袁家狗耶？夫天與公何如人品，而史

亦不載，則宋、元之文獻果不足徵也。史既不載，邑乘亦寥寥數語，而仲鱗兄乃得此一

傳於市，豈忠義之光未應晦蝕，而假此以輝耀之耶？予喜袁氏三不朽傳中，以道德著者，

又有天與公也。故喜而書數語以識。

書遊玉泉記後

萬曆乙卯夏，同數僧遊玉泉，沮、漳水暴至，舍舟而陸，住紫蓋一宿。走山上，雷雨大

作，溪水暴漲，不得過，宿一民家。豬狗牛驢，臭穢之氣莫當，一夜捉鼻而坐。明日走

泥塗中，從行人皆跌地欲哭。午，始至度門。此地去郡兩日程耳，遊者艱辛萬狀，乃知

遊山亦非易事。王逸少戀岷嶺而竟不得往，有以也。

書東倭志後

嘉靖中，倭之大訌也，戚將軍橫嶼之戰，生擒九十餘人，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斬首三

千六百餘級，可以封矣。晚年流落，角巾野服，徘徊西湖，如一山人遊客，亦殊可憐。

嗟乎！張經王江涇之戰，斬首二千有奇，而就吏訊，身死西市，求為戚將軍亦何可得！

此古人所以誦龍蛇之章而太息也。

書戒殺文後

東坡學佛，而口饞不能戒肉。至惠州，尤終日殺雞，既甘其味，又虞致罪，故每月為轉

兩日經，救拔當月所殺雞命。其疏云：「世無不殺之雞，均為一死。」尤為可笑。世雖

無不殺之雞，何必殺自我出乎？予戒殺十五六年矣，又不喜食肉，間或山妻念予無食，

令兒子輩送來佐酒，予輒止之。今後可不為予設矣。

書李習之文後

《李習之文集》，無一篇詩，觀「雲在青天水在瓶」一絕，非不工詩者。陸放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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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文，無一篇詩。皆是詩文各有集耳。」又皇甫持正文

集外，亦別有詩。數千百年，存與不存，若滅若沒，追思其昔之苦心，良可歎也。

書梁諸王傳後

（以下待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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